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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中国音乐， 

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一序《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 

田  青 
 

本世纪之初，我有幸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做保护非遗的具体工作，

为南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工作多次到过闽南泉

州，在欣赏泉州南音的同时，逐渐对这个古老乐种悠久的音乐历史、丰厚的文化积

淀、古朴典雅的艺术魅力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尤其是对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以

至城乡老百姓及旅外华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觉地加以保护与传承，并取

得累累硕果，更是心生敬佩之情。当年我听介绍，三本明代刊刻的弦管戏曲刊本，

国内荡然无存，其孤本分别尘封在英国、德国图书馆，四百多年来无人所知，1960

年代才被英国牛津大学龙彼得教授发现，经长年的研究与论述，于1992年在台湾出

版《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一书。当今的泉州正在对这本书加以点校，拟编

成一本点校本《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另一本佚失多年的清代刻本《文焕堂指谱》，

其副本也由台湾邮到泉州，同时在编校、制作为《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者将合

为一函，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在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取得伟大成绩的

大背景下，一个地方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同时找来两种弦管音乐的明清孤本的副本，

并快速地加以编校，在全国非遗保护的工作中具有示范性的作用，为现存音乐遗产

与相关古籍的互证和逆向考察中国古代音乐史做了有益的尝试，我感到十分高兴和

充满期待。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我过去为南音写下过的一段话： 

 
过去，我曾经慨叹：“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民族音乐’中的绝大部分，为什么和我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古典艺术中所感受到的意境那么格格不入？……直到听到泉州南

音，我才听到与我血液中的音乐基因相互唱和的声音。” 

过去，我曾经慨叹：“音乐是时间艺术，是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看不见、抓不着、

留不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什么办法呢？古人没有精确的记谱法，更没有录

音机，有时候，只好凭我们寻扯獭祭。现世之人，谁都没有陪孔老夫子在齐国听过韶乐，

所以，谁都说不清楚老先生到底为什么听过它之后竟然三个月吃不出肉味来？三千太学生

‘转世’至今，也恐怕都淡忘了嵇叔夜的慷慨与悲凉，没有谁能说得清为什么斯人逝去便

该‘于今绝矣’的《广陵散》至今仍有琴人在弹？”直到听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这样

的断语：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当年信笔写下这段话，距今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但泉州的朋友，竟然还没放

过《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不但一直抓住不放，而且还深挖不止。因为他们想知道，

弦管是世代传承的古乐，但“古”到什么程度？需要找到某种可信的答案。由于南

音曲目过去能存留下来的最常见的载体，是民间的手抄曲簿，可惜绝大多数曲簿都

没有纪年，普通纸质的抄簿也不能久存，所以不足为凭。直到二十世纪初录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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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之后，才有了黑胶唱片。前些年，“破四旧”刼后余生的老唱片，在古旧市场

上成为热门货，泉州的朋友也及时征集、收购了三百多张，经过清洗、翻录，制作

了140首曲，于2017年年底出版了弦管史上头一本有声的书：《听见南音历史的声音》，

书中配有“智能曲谱”和音像视频的二维码，别开生面，引人入胜。公开发行后，

人们可以从中听到一百一十年前后弦友的歌声，难能可贵，大受欢迎。 

但泉州的朋友追寻南音历史的声音并没有到此止步。他们长年酝酿，倏然悟到：

多年来经整理并用计算机编排出版的近二千首曲目中，有一部分古朴典雅的曲文，

岂不是早已刊刻在《明刊三种》中了吗？！而编入《明刊三种》的曲文，显然是历

代积淀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付梓的，它们至迟就是四百年前流行的“时尚锦曲”！ 

用它们来印证民间世代转抄传承曲目，不就可以判定没有纪年的曲目，至迟是源自

明代。这些民间手抄的曲目，不但与刊本的曲词文字相一致，而且有完整的工乂谱，

其中有多首曲早已录存于老唱片之中。于是他们再次从龙彼得先生研究《明刊三种》

时写的论文中，找到他指出的“至少有86首曲目仍保留于现存弦管曲簿”中。他们

把这批曲目一一找出来，再经过细细查找，又新发现了14首，两者相加为整数的一

百首！接着又为这一百首明代的曲词，找到一百首完全对应的工乂谱，同时找到多

位名家近60多年来唱录的音频，小部分暂未找到的也正在组织唱录。总之，开花结

果，水到渠成，一部《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将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国庆

节前夕、即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十周年纪念期间发行，以

资庆祝和纪念！ 

泉州执编的朋友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受到我曾经提到的“古老的中国音

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的启发，产生了追寻南音历史的声音的愿望驱动下进

行的。他们还在研究中，梳理出三条“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颇具说服力的根据：一

是泉州南音传唱的声腔是泉腔方言古语，而《明刊三种》的曲词正是用这种方言古

语编成的，与当今泉州民间通行的语言并无太多的差别，从而证明泉腔方言古语是

长期稳定的，这就为南音严谨的世代传承，提供了牢靠的根基。二是《明刊三种》

虽不附刻复杂的工乂谱，但在一种以“新刊弦管”为书名的52首曲词汉字周边，刻

下许多疏密不一的撩拍符号的拍号，说明在明代弦管古乐的记谱方法，已经发展得

十分成熟。所以后来才有了自成体系、周密完美的弦管工乂谱，使其音高韵律节拍

能够真实地传承下来。三是泉州弦管界严格遵循口传心授的传统，即俗称“念嘴”，

由弦管先生一字一音念给学生跟着，直到“字正音清”为止，从而保证了音韵的纯

正，达到保古存真的境界。言之有理，由此可以相信，正是有了这种口口相传的原

始功能，所以才能在没有录音技术之前，“古老的中国音乐”，才能够“真的一直

流传到了今天”。 

我赞同这些看法，并乐意再为这本独特的书作序，以对泉州保护传承“非遗”

工作一再取得新成果表示祝贺，也对为这本书用心用力的各位人士表示敬意。 
 

2019年7月下旬于北京 

 

田青：著名音乐学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载《福建艺术》2019.12） 


